
 

 

父亲请走好

蒋熊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生师长、各位亲戚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母亲、弟弟及全家对于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向他
作最后的道别，分担我们的悲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父亲住院的第二天，他让我带些纸笔给他，几天后我在他的床头柜中发现一篇刚刚开了头的回
忆性的文稿，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盖棺论定一般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作出的历史评价的最基本的做法，因为人比较复杂，想的
说的和做的、今天做的和明天做的都可以迥然不同，所以对其下定论只能是盖棺以后。我们这批人也到
人间兜了一圈，现在年龄都已古稀，虽还没盖棺，但余下的时间已不多了，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也干
不了什么坏事了，所以作为个人小结，谈谈人生感悟已是时候了”。
 
      父亲在他76年的人生旅途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未能说完整，因为他仅仅对我口述了一个纲要，



但我作为他的儿子，想借此悼念他的时刻，谈谈我对父亲一生的感想吧。
 
      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普通是因为历史学科在整个中学课程中不是主课，其次，我父
亲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一辈子讲授一个学科、一辈子工作于一个学校，辛勤工作直至他生
命的最后一刻。学校和他的学生在为他做盖棺论定称“其为人师表，他具备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的高
尚的思想情操和对学生的表率作用。”
 
 纵观父亲一生他最被人称道的是授课生动、形象、有趣活泼，精彩独到的板书、设计巧妙书写漂
亮，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头发。几十年来不管风吹浪打、寒暑冷暖，蒋衍老师的头发永远是纹丝不
动、乌黑发亮。
 
 父亲认为，作为老师乃至作为个人应该树立良好的外表形象，他永远让自己以风度翩翩的形象呈
现在人们面前。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对形象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富有信心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自己尊重
自己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我问过我的父亲，你这板书设计的最初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回答出乎
我的意料，他说，是为了在上课期间不擦黑板，不让粉笔灰尘沾污了衣服和头发。我不知道在场的老师
和学生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但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可回味一下其中的意味。真正的为人师表是
高尚的个人思想情操与完美形象的统一。
 
 蒋衍是位好人，这不是因为我对父亲盖棺定论时的溢美之词，这是每一个到医院来看望他的领
导、师长、同事、学生和朋友对他的一致评价。从4月18日到5月17日，我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整整一
个月中来医院看望的人数达1000人次之多，从90多岁的退休的老教师到80后毕业的小学弟，对蒋衍老
师称赞异口同声出奇的一致。
 
 父亲在为自己盖棺定论是说，人说错话难免但不能说假话，要讲真话，要真心地对待校友、学
生，尊重学生尽量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那天在医院的晚上他早已熄灯就寝，突然他睁眼要我替他打个电
话给一个过去的学生，原因是这学生曾托父亲为他儿子找个女朋友，在父亲的帮助下，那对青年男女有
了初步的接触，但进展如何，重病中的父亲仍然牵挂着，可他自己离生命的终点已在咫尺之间。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这世上人间的真情，人间的冷暖，人们永远会珍惜，永远会以自己的方式
回报他人之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近千人次来医院探望父亲的人群中，吴标元老先生给我留下
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吴老先生已年逾九旬，双手拄着拐杖、双脚迈着蹒跚的步伐，颤颤巍巍从浦东三林
桥来到医院，坐在父亲床傍、注视着父亲久久说不出话来，而父亲已虚弱得无法坐起，只能十分激动地
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吴先生是硬汉！两位老人默默无言相对。几十年的真诚情意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中。两位古稀老人间在过往的岁月中是如何结下深情厚谊的，我现已无从得知。但这历经岁月
沧桑、终身难忘的情谊深深地打动着我。
 
 我父亲生了二个儿子，而都远涉重洋，飘泊海外，这对年迈的父母实属憾事，谁曾料到，从父亲
住院的那天起有一群学生以轮流值班的方式来医院照料父亲。每天清晨送上鲜榨的果汁、可口而又富有
营养的菜肴，每天换洗衣服、梳理头发、擦身洗脸，更有甚者每天早上五、六点到医院照料完父亲再去
上班。甚至连我和母亲的饭菜都有专人送来，还有人每天都以他那诙谐幽默的话语来打消病人的顾虑、
鼓励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他们不是子女却胜似子女。他们是74届7班和8班的学生，都已年过半百，
都已为人父母。37年过去了，岁月变迁日积月累的师生之情浓似血。他们给重病中的父亲带来极大的
欣慰，黄浦江水深千尺，不及学生送我情！父亲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学生待我这么
好！。37年前父亲曾对他们说过，用不了五年或十年的时间你们就会把我忘了，但事实是，直至父亲
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整齐地站在父亲床边深深地一鞠躬，祝蒋老师一路走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无法解读这段师生情的奥秘，随着了解的增多，从学生们点点滴滴的
回忆中。我方才明白，从当年下乡拉练起直至学生毕业、就业、婚恋、成家、育儿乃至他们儿女们就
学、毕业、工作、成家，都有着父亲的一份辛劳。
 



一个人做一天好人很容易，做一个月、做一年的好人不是很难，但做56年的好人而不求功利，此举
难，难于上青天！他是一位极其不普通的好人，他得到了极其不普通的爱戴和回报，他是一位极其不普
通的中学老师，为此他死而无憾！
 
 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倾注真诚的待人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但他知道自
己的生命列车已不可逆转之际，向来看他的人们以极其富于诗意的方式向人们告别，再见了，让我们相
会在梦里！
 
 这整整一个月在父亲身边的日日夜夜，我才发现我真正地了解了父亲，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我
也深深地感到遗憾，没有来得及在他老人家生前聆听他对我们更多的教诲，没有来得及给他更多的回
报。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的心碎了！
 
 父亲，敬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母亲，好好培养我们的后代。我们将相会在
梦里，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安息吧！ 父亲，一路走好！

蒋衍老师二三事

陈怀志 74届
 

 蒋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74届7班）。他给我的印象 始终是一位很典型的上海“挺括的老克
拉”，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头梳得溜光滴滑。 西装裤子始终烫得笔挺，上面的两把刀磨得交关锋利。
一双“五香豆皮鞋”铮亮。上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派克”笔，很有派头。 

  有一次我偶尔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也翻得一支“派克”笔，就急忙拿去给蒋先生看。他拿起笔仔
细地端详了一会儿，郑重其事的说：“喔哟，侬格这支是“ 派克”金笔嘛， 我的是 “ 派克”银笔， 
阿拉格笔正好是一对嘛！”  

 蒋先生不但钢笔字极棒， 而且还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黑板板书。他告诉我们 ，在黑板上写字时
要转动粉笔，这样字就不会越写越粗。（这一 招居然成了我的座佑铭了，我就运用我的小聪明， 把这
一方法用到了铅笔上了。以致 于现在写字时， 我也不停 地转着铅笔。可见得蒋先生对我的影响之深）
。我心里时常 暗自高兴：这下可好了，我可以既抄笔记， 又可以临摹蒋先生的书法了！  我们同学间
常常拿他和陈文高老师比，谁更“老克拉”，结果还是蒋先生赢！
 
 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吴锐众同学跳高跳不过去（虽然竹竿放得并不高，可他有恐高症），蒋
先生在一旁看得很着急，就说：” 其他同学都跳过去了，怎么就你不行？ 看我的”！说着就上去做示
范。可是他蹬着“五香豆”皮鞋，紧跑几步冲过去后， 不但把竹竿踢掉了，而且还仰面摔了个四脚朝
天！ 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蒋先生初接我们74届七班时，自我介绍说他在师大读书时曾是一个调皮的学生，经常深更半夜
才回学校。好几次学校的大铁门关了， 他不得不冒着衣服被钩坏，裤脚管被钩掉的险爬进去！他怕被
巡逻的发现，常躲在厕所里抽烟......
 
 蒋先生还介绍说他在大学时就被发现腿上有癌症。 医生建议他锯腿保命，可他偏不信邪， 说是
宁愿死也要保个全尸！ 当时我也是个调皮的孩子，因为在家时常受到兄辈画画朋友们的熏陶，影响。 



于是， 一日在课堂上突发奇想，灵感涌上，居然控制不住，提起笔来画了一幅漫画： 画的是我脚踩着
蒋先生的腿在一条板凳上， 一手拿着木匠用的锯子， 一手摁住蒋先生的腿， 拼命地在锯他的腿！我在
下面专心地作画，在得意之时，禁 不住摇头晃脑，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待到蒋先生走到我面前时，
竟全然不知！蒋先生轻轻地把画纸从我手中抽去，看后微微一笑， 转身回到讲台继续讲课。当时我吓
得差点瘫在椅子上。心想：这下完了，蒋先生肯定要到我家去找我妈妈了！这是我最怕的事了， 因为
我不想让妈妈白天在单位挨批斗，晚上回来还要为我操心。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后蒋先生
居然没 上我家去，也没有找碴擂我 ，却是让我负责我们班的黑板报。 以后又委我以班级“政宣委员”
的大任！可见蒋先生的肚量 真的大到能撑船！ 我也不知当时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想法要把他的腿锯
掉， 是为了帮蒋先生省医药费， 还是要救蒋先生的命？！直到 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前几天忽然得到蒋先生因患胃癌， 不幸去世的消息， 深感悲痛！ 在我们身边又走了一位可敬可
爱的师长。 蒋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却永远留在了我们每一位同学
的心里。

忆蒋衍先生

陈汉邦 65届 

        蒋衍先生的背身书写堪称一绝。他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金人侵宋的历
史，并不时用拳头向自己的肋部比划着，用拳头表示金人的主力大军，而把沿江的江阴等地比喻为自己
的肋部，生动地用肢体语言向我们解说了金人的策略是痛击宋朝的软肋。这种生动的讲课技巧令我至今
难忘。更绝的是蒋先生的背书。他在面对着我们生动授课的同时，还会用他的独门手法，背着身子，用
粉笔在黑板上给我们写出一些警示语句。书写流利顺畅，书法飘逸，就像背后也长着眼睛似的。我自认
即使在桌上用心写也写不出蒋先生那么漂亮的字。令我叹为观止。由对蒋先生的崇敬，我对历史课也产
生了一定的兴趣。前几年，孩子偶然打开上海电视台的教育频道，听着电视里的声音我觉得很熟悉，不
由看了一眼。屏幕上是一只扭着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的大特写，写的是一连串的地名和年份，字迹颇为眼
熟。我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中学历史课上的场景，不由得想道，不会是蒋先生吧！接着看下去，果然见到
了蒋先生，仍然是那么滔滔不绝地在讲，仍然是背着身子书写，字写得仍然是那么漂亮，声音仍然是那
么洪亮……，只是两鬓染上了些许银丝。蒋先生是在给电视中学上课。

诸葛奇74届

大家都很难过，想起在中学时，每当有同学打架，不管是哪届哪班的，只要蒋老师在场，他都是第一个
冲上去去劝架的。经常不免也会吃到误拳。当然冲上去还有经 常赵家槁老师 那时候他们还都只是30多
岁。人品立现，师德立现。其他大家都说了。我补充一点，也寄托哀思。愿他一路走好。好人到天堂一
生得庇护。

郭惠君 67届

        蒋衍老师自搬迁到上师大公寓，他家和我的住处是一个街区的两个对角，他寓所西北向的窗户正
对着我家东南向的窗户，当中隔着的是上师大一片宁静的校区，就这样我们成了近邻，我去拜访过他，
他也来过我家小坐。每当夜幕降下，映衬着对面高楼忽闪着的灯光，我总会想，那里最明亮的一扇窗就
是蒋衍老师的家，对面的整栋楼会显得那么亲切。蒋衍老师住院期间，我会凝视着这栋楼，那忽闪的灯
光变得黯淡，我心中充满惶恐：蒋衍老师还能回家吗？今天我们最终还是送走了蒋衍老师。天黑了，我



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对面的灯光依然忽闪着，已了然没有了生气，那栋楼还是矗立在那里，却显得格外
的冰冷。蒋衍老师悄悄地走了，轻轻地带走了天上一片云；他留给我们一个无比优雅的背影，他无穷的
人格魅力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心灵。

(陈苓)Lynn 85届

我是85文科班的。蒋先生教了一年历史。至今记得他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开玩笑说上海冬天的天气对
晾衣服很不利。＂叉出去冰脱，拎进来洋脱，再叉出去再冰脱，再拎进来再洋脱。永远干勿脱＂

那时候也没大没小说他头发上那么多蜡，虫都叮不住。他也不生气，跟着一起嘻嘻哈哈。

天堂洒满阳光，先生一路走好！


